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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和这家跨国公司的恩怨就此结束

三天之后，总部的财务总监又过来了，与
他同行的是总部的律师。他们代表董事会，携
带了和解文件，要与马克签约。马克早有思想
准备，懒得与老头和律师多啰嗦，让他们把文
本拿过来，顾自仔细研究。总部的律师是高
手，把一份复杂的文本提炼得非常干脆，马克
立刻就看懂了。
文本的核心内容是两部分。第

一部分，认定马克的责任问题。认为
马克在接受董事会委托，组建中国
地区公司的过程中，有重大违规行
为，主要是向董事会隐瞒合同的真
实情况，擅自批准超出合同的金额
用于解决被收购方的某些个人利
益。按照公司的有关规定，此类欺骗
董事会、伤害公司重大利益的行为，
可以依据有关法律，提起法律诉讼。
考虑到马克对在中国组建地区性公
司中的重要贡献，也考虑到马克本
人愿意在公司内部接受惩罚，双方
签订和解文本，不再通过法律程序
解决争端。第二部分，认定双方可以
接受的惩罚和善后手段。马克原则
上放弃近三年从公司获得的所有报
酬，作为对违规行为的赔偿。鉴于马克的日常
报酬多数置换成中国的艺术品，公司董事会
同意马克交出这些东西，作为赔偿的抵押物。
作为对马克善意的报答，董事会同意不再对
马克进行另外的罚款。
马克佩服律师的本事，吃这碗饭的，有时

能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有时则把复杂问题简
单化。眼前是简单处理的范本。文本回避了可
能引起争论的话题，比如马克是否用公司的
钱进行了海外行贿。面对这份斟酌得很严谨
的文本，马克愿意签字。他交出了自己珍爱的
收藏品，免去了法律的制裁，马克相信，苏月
给他写长长的信，正是希望他理智地接受这
样的结局。
马克把文本搁到桌上，斜眼看看财务老

头，问：“我没意见。和谁签啊？”老头知道马克
对他意见大，本来是不想过来的，新任董事长
点的差事，只好硬头皮跑一趟。老头挤出一点
笑容说：“我来签字。董事会委托我！”
马克伸出手：“给我看看你的授权书！”
老头知道他会发难，早有准备，让律师从

文件夹里掏出新任董事长的授权文件。马克
大大咧咧看一眼，关照律师：“请给我复印一
份。”说罢，也就痛快地把那几页纸拿过来，签
上了自己的大名。
他和这家跨国公司的恩怨，就此结束。
马克离开公司办公室，在路上，就给苏阳

打了电话。“兄弟，我把文本签了。你可以告诉
纽约的老人们，完全是按照他们的意
见办了。噢，顺便也请告诉苏月，让她
放心。”马克在繁华的街头，用标准的
普通话，大声地旁若无人地说着，以免
过往的汽车轰鸣遮盖了他的语言。
苏阳说：“我马上照办。我也要提

醒他们，不要忘记关于给你一定补偿
的承诺。”马克笑笑：“随便他们考虑
吧。我不会靠施舍过日子。”马克没有
向苏阳透露，在等待总部代表的几天
时间里，他已经和浙江的一家民营集
团联络了。前些日子，猎头公司找到马
克，问他是否有兴趣加入中国的民营
集团。那时，马克已经在做退一步的打
算，所以也仔细地询问过对方的情况。

苏阳又说：“我这里有一笔钱，是
苏月关照给你的。是我们见面给你，还
是你告诉我银行卡，划给你？”马克哼

了一声：“你还算兄弟啊？我有儿子的事情也
不告诉我！”苏阳顶他：“你像做父亲的样子
吗？是你对不起苏月！”马克没有反驳，说到对
苏月的歉疚，他无话可答。
苏阳缓和一些说：“不告诉你，是苏月和

我父母商量后的意思，不希望拖泥带水。现
在，苏月终于对你讲了，也是念着当初的感
情。”马克叹了口气：“我明白……那笔钱我不
拿了，给孩子留着买营养品。”
苏阳说：“苏月不会同意的。”马克说：“就算

我曾经对不起你，我们总还是兄弟吧？拜托你了。
钱留你那里。如何用，你当舅舅的决定吧。”
马克说完，不等苏阳的意见反馈，赶紧把

电话挂断了。
张小三从纽约回国，刚跨进办公室，手下

的财务就迎了上来，神色紧张地报告：“啊，张
总，你回来了！上海的大老板来了，坐在你房
间里等着，脸色很难看啊！”
“上海的大老板？”张小三眼睛一瞪。他回

来前，总部说接替马克的人选还没有确定，哪
里冒出个大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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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爸爸!好爸爸
任大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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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薇薇又说：“我觉得你爸爸还是存在着
作为一个正常人应有的自尊心，他的良知和
羞耻心都还没有完全泯灭；要不，当他听说我
打算给他这笔钱的时候，他就不会很快涨红
了脸，一直红到了耳朵根；后来我还发现他的
两只眼眶里都噙满了感动的泪水，接着又情
不自禁地呜咽了起来，这种种都是没法假装
的吧？”“也许你也有你的道理，”我勉强笑着
对她说，“可是你应该认识到，现在我爸爸已
经成了一个吸毒犯！我担心他为了弄到一点
钱，什么鬼话都说得出来……”
“不，首先我得提醒你一下：你可不能老

是把你爸爸叫成什么‘吸毒犯、吸毒犯’的，这
样的叫法至少我还从没听到过。我们小区里
张贴的禁毒宣传品上，不是也把染上毒瘾的
人称作‘吸毒人员’的吗，哪来什么‘吸毒犯、
吸毒犯’的？政府对一般吸毒人员，是帮助他
们戒除毒瘾，教育和挽救他们，使他们能重新
过上正常人的生活。这和对待那些走私、贩
卖、运输、制造毒品等等犯罪行为的罪犯是有
很大区别的。我多么希望你能用这样的态度
来对待你的爸爸，尽可能用善意的行动去感
化他，促使他能够早日戒除毒瘾，不至于在灰
心丧气中走上更加严重的犯罪道路……”周
薇薇还是没完没了地往下说着。
“好吧，尊敬的学生会宣传委员同志！谢谢

你对我的循循善诱！”我半真半假地带点讥讽
的口气打断了她，“不过，我也多么希望你需要
提高一点应有的警惕，已经白白丢掉了三千元
钱，以后可别再上他更为严重的大当了！特别
是，我听到你还把你家现在的住处告诉了他
……我觉得这很可怕，使我很是担心。”
我最后这么一说，周薇薇显然对我生气

了。我们一路走去，她一直闭上了嘴，不再和
我说上一句话。我几次问她：“为什么不再做
声了？”她什么也不愿意回答。

平时我和周薇薇总是肩并肩走在一起
的，这时候她却迅速加快了脚步，把我远远地

抛到了后头。好不容易到了江苏
路附近，她才站下了等着我。
“怎么？你生我的气了？”我小

声问。“不，没有，我为什么要生你
的气呢？”周薇薇终于又恢复了原
来的友好态度，靠近了我的身边，
“现在我回过头去仔细想了一想，

觉得你说的也有一定道理———你爸爸已经吸
上了毒，交往的朋友当中肯定会有情况很复
杂的人，况且他还因为欠了人家的钱，一直被
人牵着鼻子跑。不过，我会小心防范的，你就
放心好了。”周薇薇刚说完这句话，东向的 !"

路已经到站，她向我一挥手就上了车。
这里我必须说明一下：事实是周薇薇家里

的经济条件好得太引人注意了，有房有车又有
很多的财产。她家在华山路上独家居住的是一
栋独立式的三层楼别墅，这就足以引起人们的
刮目相看。万一让我爸爸看出了我和她之间的
亲密朋友关系，然后到她的家里去伺机作案干
坏事，那可绝不是闹着玩的事了。周薇薇这样
平白无故地给了我爸爸那么多的钱，然后又
这样和我匆匆分手，使我很不是滋味，心里好
像被爸爸压上了一块重重的大石头似的。
期终考试结束，又到了我们最盼望的日

子，开始了一年一度长长两个月的暑假。也不
知道是什么原因，这年暑假，我和周薇薇见面
的时间比往年多了不少，有事没事只想在一
起见面说话。有时候她到我外婆家里来，有时
候我到她家里去，或者在一起做功课，或者一
起外出去打保龄球、上图书馆和游泳池什么
的。为了怕大人们说话，凡是外出去玩，我们
总得故意邀请了丁一棠一起去。
但尽管如此，周薇薇的妈妈和我的妈妈，

还是对我们的交往看成一件麻烦事。她们嘴上
不说，神情态度上却完全能看得出来，老是用
疑虑重重的眼光看着我们两个，对我和周薇薇
的一言一笑、一举一动都十分注意，仿佛男女
同学常在一起就会闹出什么不该有的事来。
幸而周薇薇的爸爸见了我却总是十分欢

迎，很愿意和我高高兴兴地说话，说的大都是
文科学习方面的问题。我外婆对周薇薇更是
特别喜爱，老在我妈妈面前夸奖她的漂亮和
懂事，对待她就像是对待自己家里人一样。所
以，我和周薇薇对两位妈妈的态度也都不当
一回事，听之任之，爱怎么做就怎么做。两位
妈妈也不敢对我们多说什么。


